
记者： 当初因为什么事得罪领导

的？ 他们如何把你送进精神病院的？

周荣焱：1998 年实行房改政策，单

位把有产权的房子出售给员工。 我们单

位当时有 5 套房子，有七八个人来要。如

果按功劳和资历，我排第一。 我大学本

科毕业，工龄也有八九年了，又是主任

科员， 其他几个都是刚从技校毕业的

“小娃娃”，十八九岁。 但是，领导说，不

能成套成套地分，只能平均分。 我不服

气， 认为这违背中央和重庆的房改政

策，就给巴南区纪委吴书记写了一封举

报信，后来这封信转到了被举报人（巴

南区农牧局刘局长）手里。 领导知道我

告状了，就开始整我。 说我侮辱诽谤他，

还到法院去告我。

1998 年 9 月 17 日， 区法院和农业

局 11 个人把我住处围了起来。两个法警

过来问我“你认识周荣焱？ ”我谎称周荣

焱出去了。 后来我到局长办公室找他理

论，他悄悄出去了一下，回来后不久，法

院就开了辆能载 30 人的车把我抓走了，

说我诽谤领导，尽管人家不认为我是精

神病，我还是被投进了重庆市巴南区精

神病医院。

记者：你后来是从精神病院里“逃”

出来的，怎么做到的？

周荣焱：进了精神病院我就告诉自

己，一定要找机会逃出来。 他们买通精

神病院院长付某某， 长期对我残忍折

磨。

住院时，我认识了一个在这个精神

病医院做泥瓦工的人，托他给我家人带

一张纸条，让家里人来救我。 我给了他

900 元钱， 相当于他两个月的工资。 后

来，我家人又托关系，花了好几万元，帮

我向精神病院“请假 ”（注：此情节得到

法院判决书佐证），然后逃出去了。 后来

医院又通知我家人， 要把我再送进去。

从这以后，我就开始逃亡了。 我经常半

夜从梦里惊醒，梦见法院来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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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房得罪领导两度被强送精神病院

重庆一公务员申诉 12 年洗刷“被精神病”冤情，获赔 15 万元

语速很快，尤其在提起一些法律条文时，几乎不假思索、脱

口而出；心思缜密，逻辑性强———电话那头的周荣焱，给人的印

象，更像一个智商很高的法律人士。

过去 10 多年间， 他两度被单位强制投放进精神病院。 其

间，他用 900 元“收买”了在医院打工的泥瓦匠———这相当于泥

瓦匠两个月的工资，从精神病院里逃了出来。 被关押 96 天的这

段经历，给他的身体上留下了烙印———与人交流时，他的手边

会放着纸和笔，“一个人名要刻意记上三四十遍才能记住”。

12 年，4380 个日日夜夜，88 份判决书，10 万字的申诉材料，

一纸“正常人”的宣告。 这些枯燥的数字，浓缩了周荣焱 31 岁到

43 岁的人生轨迹。

为了洗刷自己身上“精神病”的“罪名”，12 年来，

周荣焱到处申诉， 其艰难的纠错过程也令人咋舌。

“仅仅是老周的各种司法判决文书的列表目录就达 8

页之多，黄雪涛（“精神病与社会观察”发起人、长期

关注精神卫生领域的深圳律师） 花了整整两天的时

间才勉强看完。 ”负责执笔《看见改变———精神病与

社会观察报告（2010-2011）》的研究员刘佳佳对记者

说。

幸运的是， 周荣焱的申诉终于获得了众多司法

部门的支持，重庆市巴南区检察院、市高级检察院、

市高级人民法院、 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

先后积极介入。 其中，重庆市巴南区检察院的抗诉，

属全国首例对法院作出的无民事行为能力判决实施

审判监督，这被最高检察院民行厅认为“具有立法意

义上的价值”。

经 72 家国家机关、800 多位有关部门领导干

部的介入，2008 年， 巴南区人民法院撤销了无民

事行为能力宣告的判决；周荣焱终于成功摆脱

“无行为能力人”的法律状态。

重新变成“正常人”的周荣焱，开始起诉

送治人 （所在单位）及精神病院的侵权诉

讼， 也获立案， 并成功移送到另一法院

管辖。 2011 年 5 月 12 日， 重庆市綦江

县人民法院就周荣焱案作出判决：

送治人与收治医院， 分别向周荣

焱赔偿 5 万元和 1 万元。 被告不

服， 上诉， 9 月 28 日二审判决

在一审判决的基础上 ， 增加

延迟支付赔偿金 9.7 万元 ，

判决被告支付周荣焱共 15

万元。

得罪领导“被精神病”

1998 年初，重庆市巴南区农业局公务

员周荣焱因对分房政策不满， 与单位领导

发生冲突。后者以周犯诽谤罪为由，向巴南

区法院提起刑事自诉（后撤回自诉）。

当年 12 月 25 日， 巴南区农业局工作

人员和巴南区法院人员一起将周荣焱从单

位带到重庆市巴南区精神病医院， 由单位

同事以“干群关系”办理住院手续，代理陈

述病情，并虚构了周的“家族病史”。医院当

天即将其诊断为患有偏执性精神分裂症，

并“对症治疗”。 法院还委托重庆法医验伤

所对周荣焱进行鉴定， 4 天后得出结论

为：“偏执性人格障碍、妄想性精神病，目前

无辨认能力及责任能力，建议住院治疗。 ”

随后，周被投入精神病院进行“治疗”。 其

间， 法院及巴南区农业局均未告知周的家

人。

据周的自述材料及相关司法文书显

示，住院期间，周荣焱遭捆绑、电击及强制

注射与服药。为了摆脱折磨，周荣焱暗中花

钱托在医院干活的水泥工人带信给其家

人， 其弟收到消息后赶往医院介入救援。

1999 年 1 月 5 日，周荣焱的弟弟与巴南区

农业局约定，为利于亲人探望，拟将他转到

忠县治疗。次日，巴南区农业局和农经站派

人将周送到位于忠县的重庆三峡民康医院

（精神病医院）。 后经华西医科大学法医学

鉴定中心出具“无病”结论，周荣焱才结束

96 天的非自愿住院。 随后，单位领导对周

荣焱停薪、停职长达 8 年之久。

怕再被抓流浪逃亡 5 年

周荣焱出院后，开始了 12 年的申诉路。

2000 年初， 周所在的单位向巴南区

法院申请宣告周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并

指定一位与周非亲非故、 素不相识的周泽

桂做监护人。

据周自述，此后 5 年间，为避免再次被

抓进精神病院，他开始逃离重庆，过着浪迹

天涯的流亡生活。 由于在法律上， 周是个

“精神病人”，其个体的权利无法自行主张，

他只得一边以惊人的毅力“讨生活”，一边

通过写材料、上访申诉等，寻找各界帮助来

恢复自己的正常权利。

在一份自述材料中，周荣焱写道，为了

控告反映自己的冤情，并减少开支，他有时

候一个月只用了不到 3 元钱的菜钱，“一天

只吃一毛钱一斤的莴笋叶”。 这十多年来，

“过得根本不是人的生活”，“天天逃难，天

天控告，天天跑路”。

申诉 12 年终获清白

心提示

核

对话：

“常半夜从梦里惊醒，

梦见法院来抓我”

“从未无助，也没消极过”

记者：你是 31 岁被关进精神病院的，10 年后

法院才宣告撤销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判决

（恢复正常人）。这 10 年，你压力最大的时候，怎么

应付？

周荣焱：我从来没有过最无助的时候，最困难

的时候有，但消极情绪一点儿没有。我的抗压能力

非常强！我从小就有远大志向，大学时我一个人的

借书证根本不够用，看了很多很多书。 我毕业后，

刻意接触不同群体，分析他们的心理等优点，提高

自己。我一定要活下来，而且要把那些犯罪的人绳

之以法！ 这是我的信念。

记者：你的案子之所以能翻案，主要得力于检

察院，他们为什么帮你？

周荣焱：我不放弃自己，一有机会就写信、上

访、控告，给检察院写信，各级检察院都有。逃跑时

也是这样。 2000 年正月初一，我给最高检察院检

察长韩杼滨发了封 5000 字的电报，向他申冤。 我

是特意选在这个日子的，想引起韩杼滨的注意。

我对自己有信心，有几个原因。对方没有一丁

点儿的证据来给我扣上“精神病”帽子， 这早晚都

会翻案， 这个国家总有地方讲理的。 有些违法犯

罪分子， 把我这个正常人投进精神病院， 他们是

犯非法拘禁罪和报复陷害罪的。他们给我扣上“精

神病” 的帽子， 就是怕我到处乱告状。 这是他们

的策略， 釜底抽薪， 我也以毒攻毒， 要追究他们

的刑事责任， 即使不能马上追究， 也能帮我洗刷

冤屈。

“让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

记者：我看到你 2007 年 3 月份在网上发的帖

子《致全国网友的求救信》。 那时重庆市检察院已

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但最基层的巴

南区法 院 似 乎 就是按兵不动， 当时没有重审的

打算。 那时候是不是特别绝望？

周荣焱： 我从没有绝望的

时候。 和法院较劲，也要讲究

策略。在重庆市检察院对市

高院提出抗诉后，市高级

人民法院曾给市第五中

级人民法院发出批示。

其实， 市高院领导还

是很重视这个事的，

当时多个主要领导

作出批示。 但巴南

区法院就是按兵

不动。

我又想办法

让市第五中院的承办

法官把高院的批示传真给

了巴南区法院的领导。 可是，

区法院领导说， 那是法官个人传

给他的，是私人文件，是私对私，又

不是公函。 我又再想法子，让市第

五中院的人发了一个公函给巴南

区法院，且是机要文件的形式。 可

是，区法院还是不给我翻案！

我打印了几十封公开信，点名

道姓地辱骂区法院的院长，还把这

封信向法院的每个办公室都塞一

份。 第二天早上，院长给我手机打

来 200 多个电话，我没接；发了 10

多条短信，我也没回。大概意思是

说，对你的事情，组织上已在研

究，我们正在办理。 后来，我的

案子就重审了。

记者：现在最期盼的是什

么事？

周荣焱：单位已对我进行

了赔偿，可是，那些迫害我的

官员没有受到处罚。 他们有

的退休了，有的还升了官。接

下来， 我还要继续努力，让

犯罪 分 子 得 到 应 有 的 惩

罚。 他们现在还不承认自

己犯了错， 他们认为是

法院判错了，而他们是

“出于好心 ”、 帮我垫

付医药费 ，让我住进

精神病院。

（据《东方早报》）


